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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我下楼去买早点，回来时看见门卫大叔推着一
台除草机在花坛边除草。机器轻轻地轰鸣着，所过之处，
一寸来长的断草纷飞，散发着浓浓的、带有露水气息的青
草味，多么熟悉的、久违了的味道呀！片刻之间，这味道
就封控了整个大脑，我自然而然地停下了脚步，情不自禁
地翕动鼻子，用力地吸了又吸。

小区的楼栋之间有大块的绿化区，绿化区有花坛、树
木，然后就是大片的草地。刚入夏天，草儿正嫩绿着、青
油着。或许是青草长在城里，属于自己的天空比长在农
村的草儿少之又少，虽然这里的青草们也一样地知季节，
但缺少泥土香气等的陪衬，日日从草地边经过，我就是闻
不到草香味。

开始到小区带孙女，我是非常不情愿的，甚至找了好
多理由，想要带着孙女一起回老家去。我是爱孙女的，之
所以心无安处，这跟方言有关，跟高楼也有关。我甚至觉
得，别人费尽心思搞好的绿化区里，一树、一花和一草，既
像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又像时下人们盛行的、头上顶着
的假发，怎么装扮我都觉得不真切，都让我亲近不起来。

真正让我觉得小区的花是花、树是树、小草是小草，
是儿子断了我想把孙女带回乡下的念头后。我开始试着
用小推车带着孙女下楼去玩。较之前每每下楼买东西、
丢垃圾等匆匆而过，我在小区绿化区里待着的时间慢慢
长了起来。

花香十里，而草香不过半里。上楼吃早餐自然是闻
不到草香，除草机轻轻的轰鸣声不时地、重重地敲击着我
的耳膜，我只能边吃早餐，边想着随除草机上下翻飞的断
草，回味着那些断草被逼从自己身体里挤出来的、我自认
为是青草的体香抑或乳香的气味。

快速结束早餐后，我迫不及待地推着小孙女下楼

了。一步、一步，我离草香近了一步，就像是离老家近了
一步。虽然鞋子上不能沾上泥巴，但因了那草香，我脑子
里自然就有了一幅画面，一幅青草悠悠且辽阔的画面。
画面里，农人在田间劳作，蝴蝶在草间飞舞，一头吃饱了
青草的黄牛横卧在草地上，一只小麻雀立在牛角上左顾
右盼，不时还用嘴去理一下翅膀下面的羽毛。

好多、好多时候，我其实就是这画面里的主人。我作
为这画面的主人的时候，有时是极其厌恶草的。“野火烧
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农村，草无处不在，不是拔掉就是
割掉，我得一次又一次地去除长在菜园和田间地头的
草。像割韭菜，草除一茬，又飞快地长出一茬。人们如果
不勤快，草就会吞噬农作物，成为田地上的主人。更多的
时候，我又是喜欢草的。每天放学后，我都会拿一只大竹
篮，去田间地头拔猪草，或者是提一只竹筐割草给牛吃。
僧多粥少，拔猪草和割牛草的人很多，以至于在好多地
方，草都被逼得生无可恋。

不管是厌恶草还是喜欢草，小时候天天与草亲密接
触，脑海中竟也没有草香的概念。有的只是在拔猪草和
割牛草时就希望到处都是草，在除草时，就巴不得草儿越
少越好。殊不知，我心里对草香的封控，只是缘于那时农
村贫困的生活以及诸多的农活。而这种封控的草香，就
像是封存的烈酒，时间越久，香味就会越浓，只要轻轻地
一碰，我就会破防，就会醉。

小区里有好多推着小孩在闲逛的老人。早就听人说
城市的小区里不仅树影婆娑、花草摇曳，特别宽敞和干
净，还会附带小型游乐场，最适合带小孩。萝卜青菜，各
有所爱，我曾经怯怯地往一群带小孩的人堆里挤，尝试着
接过话茬，融入带娃队伍中。但这会儿，我并没有推着孙
女往人堆里去，而是径直走向正在除草的门卫大叔。

门卫大叔是从外围开始，他推着除草机在草地上走
着“口”字。转呀转，除草机经过的地方，浓浓的绿意少
了，被切割断的小草歪歪斜斜地躺在地上。它们绿过一
阵以后，现在为了需要，只能用嫩嫩的、浓浓的、带着青涩
味道的体香，给人间最后的回馈，这是草儿的使命，也是
草儿最后的尊严。

门卫大叔除完了左边花坛的草，又转向了右边的花
坛，他的衣服都汗湿了。这情景，像极了我以前在田间地
头除草的情景。我索性在花坛边的石椅上坐下来看，说
是看，其实是闻，更是享受。坐在推车里的小孙女很安
静，她应该也正在享受，只是她享受的是门卫大叔推着除
草机转动的身影以及除草机除草时发出的、轻轻的轰鸣
声。而我享受的就多了，除了草香，更有这情景诱发的、
我脑子里任八匹马也拉不回的思绪。

除草机一直在轻轻地轰鸣着，浓浓的、青涩的青草香
持久地钻入我的鼻孔后，直达心脾。我闭上眼睛，任这青
草香在我体内横冲直撞，然后再形成画、形成日子和故
事，一会儿我又目不转睛地盯着草地。“为什么要把草除
掉呢？这里的草长着也不易，又不会影响啥，让它随性地
长着，不更好吗？”我这样想着并问了除草的大叔。“这是
小区，草只能长成草地，有它绿化的意义就行了。如果让
它长成了草丛，那就不安全了。况且你今天把草割了，明
后它又会开始抽出新草来。”哦，这个肯定，要不，那时就
不会有那么多的猪草和牛草了。说话间，我眼前的这片
绿草慢慢在越变越小，立着的繁荣和倒下的破败，交替衔
接。在这里，草只有绿化一个使命。这使命是属于大众
的，是长久的、不变的，但草香不是。不管是成熟的草香，
还是青涩的草香，也不管我是身在农村，还是城里的小
区，任何时候，草香都在我的生命里。

■■ 汪吉萍汪吉萍

记忆中的青草香记忆中的青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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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书明

没有比阅兵
仪式感还隆重的
纪念。长安街，徒步方阵和钢铁洪流，像行走的长城

和五言、七律，以及豪放派宋词一样
规整，空中护旗梯队
前排的战旗方阵，始终是和平的推动者

虚位以待的“1945”检阅车
是盛世对英雄的邀请
——“致敬我们的先辈，这盛世如您所愿”！

最激动人心的
分列式。一句“打击范围
覆盖全球”解说词
耳收目接
一种自信或实力
——捍卫幸福
相随的人间

望庐山瀑布
——与李白同题诗歌新作

全网最火爆的
视频是秀峰瀑布。巨大的瀑布声像仙字中的竖笔
顶天立地
双剑峰揭秘流量密码
盯紧丰枯季节

一路上，我都在补课
曾经错过的李璟读书台
青玉峡掌故
龙潭及鄱阳湖风味
填饱早起的空腹状态

秀峰瀑布的源头，置顶在黄岩景区
瀑布口高谈阔论
一滴水的命运
或水滴高空落下的抛物线
——像极了
人的一生

大天池
慕名而来。大天池就算是遗址或废墟，我也觉得
不枉此行

文殊院、龙首崖、凌虚阁
主动补位
好风光都在奇绝处
先睹为快

从晋朝点燃的灯舌
在慧持、徐霞客游记以及民间口语上
摇曳。偶露峥嵘

天池塔再添一笔
写下指路牌
铁船峰渡人，也在渡己

遇见瀑布云从女儿城方向涌来。接应大天池退下
——接应我
泪眼婆娑

阅 兵（外二首）

上苍恩赐了神奇的庐山，亦缔造了精妙绝伦的
山南奇观。这里美景不可胜举，尤其是桃花源的谷
帘泉瀑布，其泉水之甘甜、峡谷之奇景、磅礴之气
势，被誉为“天下第一泉”，令我陶醉和痴迷。

谷帘泉坐落于庐山汉阳峰西麓、康王大峡谷之
内，桃花源景区上游。沿着蜿蜒盘旋的公路行走约
5 公里，穿越吴楚雄关大门，再经过一道石门，拾级
而上，到顶即为瀑布。瀑布高约百丈，宽有百尺，群
山环抱，与高山为伍，与群峦相依。因其源头植被
葱绿、岩层深厚，雨水经过山林吸收、岩层过滤后流
出，泉水清澈晶莹、纯正甘甜，以此沏茶，色彩碧亮、
清香四溢、味美神怡。唐朝时期，一代茶圣陆羽隐
居山间，来到谷帘泉，品尝此泉之后，赞誉“甘腴清
冷，具备诸美”，并将此泉命名为“天下第一泉”。北
宋文学家王禹品茶后称赞：“水之来，计程一月矣，
而其味不败，取茶煮之，浮云散雪之状，与井泉绝
殊”。宋代文人苏轼、陈舜俞亦以饮此泉为快，赋诗
赞叹。

立于瀑下，仰望源头，汉阳峰仿佛就在眼前，巍
然屹立，高耸入云，似圣者伟岸豪迈，如老人和蔼
慈祥。远眺群山，峰峦叠嶂，连绵不断，仿佛长龙
横卧天际，又如情侣相依相偎。山虽顽石，却绿树
成荫，芦苇飘荡，似绿洋随风逐浪，宛如仙女林间
散 花 。 山 涧 翠 竹 林 立 ，轻 盈 含 笑 ，似 淑 女 低 头 拂
面，更似少女掩面含羞。俯瞰峡谷，沟壑纵横，流
水潺潺，仿佛歌手婉转低吟，更似乐队齐奏天籁。
临涧村舍，红瓦白墙，袅袅炊烟，似朵朵白云飘浮，
仿佛天上人间。

立于瀑下，仰望瀑布，夹风伴雨，如玉帘悬挂半
空，从天际垂直而下。飞泻咆哮，似千军万马、雷霆
万钧。激流奔涌，似大江翻滚、高歌猛进。偶见缓
流，似轻歌曼舞、飘然若仙。瀑布撞击岩石，水花四
溅，似仙女散花、飘然而下。落入泽潭，溅起水珠，
似云雾缭绕、烟雨朦胧。微风徐来，水雾飘起，似仙
女下凡，又翩翩而落。阳光照射着泽潭，清澈见底，
波光涟漪，熠熠生辉。阳光照耀着水珠，晶莹透亮，
折射出绚丽彩虹，似悬挂半空，横卧水面，飘忽游
离，时续时断……陶醉于如此美景，我情不自禁地
跨过水面，攀至瀑泉之下，水珠飘洒在身上，似少女
轻抚，万般温柔，尽情享受着温馨浪漫，不由自主地
扑入水中，欢快畅游……

我站立于瀑布之下，置身在美景之中，为奇观
所折服，如痴如醉、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 罗会银

天下第一泉

农历七月是进入伏天的时节。骄阳似火，酷热至极
是常态，读书写作仿佛也处于停顿状态。整理书房之际，
忽然看见表哥 1982年某日写给我的一封回信。信的内容
除了对我的鼓励之外，同时充满了人文伦理和哲学方面
的自我阐发；情真意切，语境优美，可谓文、字均佳。再次
捧读这封信，我备受鼓舞。

表哥叫陶崇光，比我年长近十岁，是我舅舅的第七个
孩子，也是他们家最小的一个。我和表哥相处的时间，累
计算起来只有半个月左右，此外便是相互通信以增进兄
弟间的情谊。

小时候，母亲经常同我们唠叨着舅舅家里的事，说他
们家七个孩子都考进了名牌大学。母亲每每谈及此事都
眉飞色舞。表哥生于 20世纪 40年代中期，启蒙和初高中
阶段都在赣东北上饶市玉山县就读。玉山一中是全省有
名的重点中学，输送了诸多拔尖人才。1963年，表哥考入
武汉大学数学系，学制五年。在这五年大学学习期间，他
每年的寒暑假离校和返校都要路经九江，在我家中转一
至两天。

表哥身材偏矮，但体格匀称。他经常穿着一套洗得
发白的线布中山装，上下打了好几处补丁。戴着一副犹
如玻璃瓶底似的深度近视眼镜，上衣左上角的口袋里插
着两支钢笔。明明只有 17 岁，却给人一种老成持重的学
究气息。那年暑假结束，他由玉山返校路经浔城，在我家
停留两晚便启程坐长江大轮赴武汉。表哥出发前，母亲
吩咐我送他上轮船。当时，他牵着我的手边走边与我谈
心，缓缓的语气俨然上课时老师对学生的谆谆教诲。他

说：“你要好好地读书啊，将来和我一样考上大学。我是
学数学的，高等数学有许多未知的领域等待我去攻克。
你到了中学一定要把平面几何跟解析几何的解题方法弄
清楚，这是逻辑思维范畴，也是数学中基础的基础啊。”几
何、高等数学、逻辑思维这些话我根本听不懂，但我听懂
了是对我的呵护与教导。

呜——，轮船一声长笛，旅客们井然有序地排队验
票上船。此刻表哥紧握着我的手，一字一顿地说：“寒假
我们再见！”旋即转身上船进了船舱，消失在我的视线
中。表哥当时的装束，除了穿着打了补丁但不乏整洁的
衣服之外，背上还有一个有如背篓般、没有上过油漆的
小木盆。这个小木盆是他从家乡带去武汉大学的洗脸
盆。可就是这样的“土包子”，后来考上了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赴美之前，他在华中工学院已经
获得计算机软件硕士学位，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首批公
费留学生。

表哥 1983年考上麻省理工学院时，我还记错了，误以
为是哥伦比亚大学。那天，父亲在图书馆阅览报刊时，看
到省报头版报道了这则消息，就将这篇报道剪了下来，带
回家压进书桌的玻璃板下。母亲得知后高兴得不行，在
街坊邻里到处传播喜讯。表哥虽然研究的是数学，但他
也非常喜欢中国古代文学。他曾跟我说，魏晋时期的“竹
林七贤”中，嵇康和阮籍的成就最高，鲁迅曾经评价他们
的作品具有“师心”的特点。七贤精神和艺术特征彰显了
魏晋风流的人文品格，其风骨被神话般地膜拜。他还跟
我谈了东晋名士陶渊明，并背诵了《饮酒》。有一年寒假，

表哥跟我谈了战国时期庄子的基本思想脉络，认为他的
核心思想是“道”，强调顺应自然，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
分支。那天，表哥在我家仅 20多平方米的破地板房里，同
我绘声绘色地谈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他对宋朝文豪
苏轼非常崇拜，并在学习之余，专门钻研了他的身世和几
起几落的仕宦生涯。他叫我上了初中一定要认真诵读出
自《左传》的《曹刿论战》这篇古典文学作品，特别强调必
须深刻理解文言文的词性变化，不得颟顸。有一年暑期
返校途经我家时，他还专门跟我和姐姐谈论了外国文学，
向我们介绍了由梅益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创作的《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由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创作的《战争
与和平》两部鸿篇巨作的故事梗概，让我们初次汲取了欧
洲文学的营养。

时光荏苒，表哥当年在武汉大学求学的时光，转瞬已
半个世纪。如今的表哥快到杖朝之年了。留学前，表哥
曾给我来信，问我后来考上了什么大学。那年，我来到农
村的广阔天地插队种田已有 8 年。我戏称，我毕业于“早
稻田大学”。虽然我没曾考上大学，但通过这段经历，我
强健了体魄，滋养了内在，也结交了不少好友。一些朋
友，我们至今都还有联系。

表哥是我们家族的荣幸，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改革
开放让我国迎来了规模空前的出国留学大潮。表哥跟这
些顶尖人才作为首批留学生，怀着对未来的希望，走向更
广阔的天地。他们的故事，是那个年代知识青年赤子之
心、艰苦求学、学以报国的生动写照。从此，我们国家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此乃国之幸、民之喜也。

我的表哥
■ 游瑞生

包下了！经过多次利弊、赢输、盈亏的反复权衡，父
亲终于说服了全家人，把门口水塘一口价承包下来，承包
期为两年。

我 家 就 在 村 前 塘 边 上 ，对 池 塘 的 日 常 管 理 较 为
方 便 。 门 口 的 水 塘 既 是 全 村 洗 菜 洗 衣 的 池 塘 ，也 是
禾 田 灌 溉 的 水 源 ，不 过 遇 到 旱 情 少 雨 就 难 免 产 生 用
水 冲 突 了 。

第一年，老天爷帮忙，风调雨顺。一有空，全家人勤
割草忙喂鱼，投放的鱼儿长得可欢了。可是，次年暑期就
遇到了干旱。地里的稻子在喊渴，池塘里的水被抽去灌
溉。看着水一天天地减少，如同是抽着我们的血一样，着
实令人心痛。池塘水位下降后，鱼儿在水里的活动空间
变小，拥挤不堪地张着嘴在水面上抢着呼吸。情急之下，
父亲当机立断：进城卖鱼。

正值三伏天，凌晨 2 时起床，室外热度依旧不减。捕
捞好两担鱼后已接近 3时。我们必须赶紧出发，要在 5时
前赶到县城东门口菜市场。从我所在的村到县城有两条
路，大路是马路，要绕很大的圈，小路要近许多，却是石子
路，不好行走，尤其在晚上。

月光泻在路两旁地里的棉叶上，如同水银一般，小路
也随着我们的脚步往后快速地退去。夏夜像一张巨大的
黑幕，似乎罩住了动物的鸣奏，野外显得更加宁静了。布
鞋与石子路面的摩擦声被夸张似的放大了，扁担在鱼筐

重荷的作用力下，有节奏地发出咿呀、咿呀的声响……
留下弟弟在家，全家人齐上阵。此时正是暑假，在读

师范和师专的两个表哥也赶来帮忙。我们几个人轮换着
挑鱼赶路。开始时劲头十足，越过许家岭后，腿脚开始有
些沉重了。

再翻过原三里乡的汤家岭，途经石埠塘时，或许是年
少体力跟不上，或许是眼睛不留神，我被石头阻绊了一
下，一个趔趄，扁担脱肩而去。

幸好表哥紧随着我行走，在我的身体失去平衡之时，
他一把抓住了就近的鱼筐。我没有跌倒，但另一只鱼筐
里的鱼前呼后拥般抛撒了出来。父母急忙赶过来，将散
落在路上的鱼儿捡起，并用湿毛巾麻利地擦干净鱼上的
泥土。快速处理完毕后，大家来不及逗留歇息，马不停蹄
地继续赶路了。

很快就到了酒坊岭。这里的小路并入县城的主干
道，柏油路上有着浓浓的沥青味。因为路面平坦，大家的
脚步情不自禁地加快了。爬过县城大岭时，天空渐渐泛
起鱼肚白。等赶到县城东门口菜市场（原红旗船厂旁）
时，天已放亮了。我们来得最早，抢先找到一个方便摆摊
的空地。铺开蛇皮袋，大家把新鲜的鱼儿取出摆放好，静
静地等待着早起买菜的人们来选购。

因离水时间短，鱼儿时不时地活蹦乱跳，淡淡的鱼腥
味在清晨特别清晰诱人，一会儿就吸引了不少赶早买菜

的人们。有人翻鱼挑选，有人打听鱼是从哪里来的，判断
是否鲜美。很快，有个大妈便选中一条胖头鱼，喜滋滋地
过秤付钱买走了。

因为第一次卖鱼，不免有些手忙脚乱。看着地摊前
买鱼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忘记了所有的疲劳，一种快乐在
涌动着。突然，人群中不知是谁喊叫了起来：“这鱼咋有
股洋油味？”怎么会呢，明明是刚刚捕捞的。一些本来想
买鱼的人一听，便纷纷散开。大家又气又恼，却也解释不
清。因为这条鱼确实有洋油的味道。

一时间，鱼摊前显得有些冷清。我们如同泄了气的
鱼鳔般垂头丧气。过了一会儿，那个叫喊捣乱的人突然
间出现在摊前，低低地说：“便宜两毛钱我全买下，怎么
样？”母亲实在忍不住了，放开大嗓门骂道：“做人要有良
心吧！黑心肠、烂心肠，不得好死！”那人见没能占到便
宜，灰溜溜地走开了。

正在我们不知所措时，几个经常买鱼的人见我们的
鱼新鲜，热心地帮我们吆喝。当太阳照在身上有些燥热
时，所有的鱼儿全部卖光了。

那年暑假，我们一共到城卖了三次鱼。尽管鱼儿很
新鲜、很肥美，始终卖不出好价钱。年底，承包期满，全家
人再也没有续包的念头了。

卖鱼的故事发生 40 多年前。如今打开尘封的往事
“瓶”，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那年夏天去卖鱼
■ 郑 文


